
高大整齐的建筑物一幢幢矗立起
来了。空间被划分成一格格长条，川
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在快速穿梭，从
高处望去，就像沙盘上蠕动的一枚枚
棋子。在零下5度的低温里，尖锐的汽
车喇叭声、呼啸的北风声与行人匆匆
的神色划破了早晨的寂静，开始演奏
一首城市每日例行的交响曲。天空是
灰白色的，马路旁的树木花草蒙上了
一层浅黄色的烟霭，只有近处一面猎
猎飘扬的国旗，在空旷的背景下点缀
着鲜艳的红色。

我站在9楼的办公室里，隔着玻璃
幕墙，看着南方恢宏的风景。天上没有
太多云彩，只有几道纤细的色带，薄纱
般飘浮在高处。上午的太阳游走在左
边两幢高层公寓上，渐渐变得鲜亮，向
整幅巨大的风景渲染着它的底色。尽
管阳光依然纤弱，但正因为有了阳光，
寒冷似乎稍稍退后了一些，空气开始生
动起来，城市精致而略显苍白的面孔上
也显得活泼起来。

室内临窗的地方，放着绿萝、龙血
树、虎尾兰等几株盆景，身后，开着暖和
的空调。与那些娇嫩的植物一起，我呆
在一个温室般的环境中。不由想起古
希腊的狄奥根尼斯，此刻，我躲进了一
囿私密而安全的空间，一览无余的视野
里，并没有亚历山大大帝巍峨的身影阻
拦，只有头脑中的芜杂思想。

又是一年即将过去。时光如指间
的沙，悄无声息滑过日渐斑驳的年轮。
10多年前，我也曾这样站在窗前，温情
脉脉而满怀惆怅地看着前方。那时还
带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看着锋利
的玻璃将庸常生活与窗外风景分开，看
着窗外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不同的神
情，看着建筑、车辆、马路以及树木花草
这些物象也都被赋予了人格化含义，带
着不同的个性色彩，将自己比喻成无法
放飞的囚鸟，而现在，当那只囚鸟在某
种意义上挣脱了浓密的云层和雾霾，见
到了更高的天空和风景，他并没有太多
的喜悦和释然，相反，甚至有点怀念过

去，怀恋那种带着朦胧的憧憬，认为可
以走出一片全新世界的梦想，还有那种
过着简单而安逸的生活，随时体味触手
可及的幸福。

也许那时我还算年轻。许多时候，
我们怀念过去，并不是因为当时的粗糙
和稚嫩，而是怀念曾拥有一颗初心，生
命自带有青春和理想的光芒。我的思
绪也由此上溯，摆脱了钢筋水泥的城市
森林的包裹，到达精神中不变的原乡。

在这个时候，故乡该是一片隆冬的
气象了。大平原的褐色原野上，麦子已
罩上了一层严霜，地头光秃的树梢稀疏
地排列着，挺直地升向天空。冰冻的小
河不见了潺潺的流水，偶尔会有小船驶
来，发出滋滋的破冰声响。或许空气中
正弥漫着雾气，农人们呵着双手，裹着
厚厚的棉袄，缓步走出村庄，蜿蜒在生
养他们的大地，任汗水滴向地面，任通
红的耳朵听着北风尖锐的呼啸。

城市的物语中，没有麦子、芦苇、海
洋、高山、小溪这些自然意象，无论公园

广场，那些点缀的树木草坪常被小心翼
翼地包装。它们就像我们在城市里辛
苦摸爬打拼的果实，虽漂亮整齐却失之
天然。惟有自然沾染雨露阳光，让自己
始终带有一颗草木的本心，才能磨平该
磨平的，放下该放下的，与大地泥土荣
辱与共度过一生。

2023，一个新的年份已在眼前。我
想起一位著名歌手的歌词：

“好像梦里醒来/见到清新的世界/
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

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我曾莫名的
无尽等待/就这样消逝风里风里/就这
样消逝风里/无踪影”

这是许巍的《坐看云起》。这位北
漂10年的流浪歌手，用他近乎纹丝不
动的舞台造型，定格一种现代都市的生
存意义。城市在无限蔓延，在规模高
度、在气势上、在日子里无限蔓延，上午
的太阳依然迷人，它俯视着人间，俯视
着我和芸芸众生，关爱而慈祥，将所有
的故事过往沐浴进冬日的阳光。

□张凌云

城市蔓延在冬日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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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岁月更替，对于生活
在底层的大众来说，又有多少人会
在匆忙的生活间停下脚步，发光阴
如驹、人生易老之感叹呢？

将一份旧日子从台历架上卸
下，换上一份新的，还是生出感慨：
人生就这么简单地了却一段曾经，
翻开新的一页吗？

一年的旧时光就拿在手
中，虽已不属于自己，还是不
忍舍去。即便是将这份曾经
的日子扔去，那些刻在生命
里的履痕谁能将它抹去？突
然就感觉手中的这份旧台历
沉重起来，那些曾经的欢乐
与忧愁、那些沉淀的生活与
梦想，重又浮上心头。

坐到桌前，一页一页地翻
动那些旧日的时光，心中唏
嘘感叹。一些过往的时光如
一幕刚刚剪辑完的电影，在
脑海中放映。

生活自然有艰辛。比如
为事业、为家庭在外奔波的
辛苦与疲劳。欣喜的是，生
活越来越幸福，日子越来越
康乐。翻动旧台历，那过往
的日子有太多的小喜悦与小
幸福，如一串珠链串起走过
的时光。

坐在回忆里，竟深深地留
恋那旧时光。耳边响起罗大
佑的《恋曲》：“乌溜溜的黑眼
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
记你容颜的转变……”

匆匆一年，没有歌声里的
忧伤，只有留恋。留恋那旧
台历上的圈圈点点，留恋那美好的
旧时光。

人永远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
坐在新旧交替的光阴里，也深切感
受这句话的真理。即便此刻，岁月
的河流也在奔涌向前，它毫不留情
地舍弃一切呼唤与留恋，只把一个
感伤的人，丢弃在回忆的岸边。

岁末年初，也要为单位准备总
结类材料。无外乎，过去一年的回
瞻，未来一年的展望。忽然在想，又
有多少人为自己认真做过一次曾经
岁月的总结、往后日子的打算呢？

我们脚步匆匆，其实都是为了
未来，为了向往的目标。但是我们
在烦嚣的日子里停不下生活，我们
甚至因繁琐的生活而变得麻木，看
不清方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何
尝不是在适应生活，随波逐流，任时

光之水把我们带向不可知的远方？
年少时是难得感慨时光飞逝

的，小小的心胸里塞满了梦想，渴盼
时光飞度，多的是长大的欲望。因
为懵懂，因为年轻，感觉未来好似很
长，好像那些接踵而至的日子就是
给浪费或者浪漫用的。小时候，老
师和家长总是不断地教育和提醒我

们：“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
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
跎。”但又有多少人真的去珍
惜青春韶华？

有句俗话，叫“人生不如
意者十之八九”。捡拾来日路
上的零碎脚印，发现年少时的
梦想大都没有实现。或是梦
想太过虚无缥缈，或是已经遗
忘丢失，或是没有持之以恒地
去努力。生活好似在一眨眼
间就把自己带入沧桑之年。
就像某一日，突然发现爱人眼
角的鱼尾、鬓角的一缕白发，
才恍然感觉时光的飞逝。原
来，青春的韶华、光灿的爱情
都已在不知不觉中转为生命
的搀扶、融化成血浓的亲情。

或许是生活的变化，未来
的不可把握，环境的左右，种
种原因，让我们在匆匆的步履
间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步伐和
方向。但我们总是太过轻视
和匆忙，正如那首歌所唱：“轻
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
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经常对后生说，等你到了
我这个年龄，你就会后悔自己
在年轻时怎么没有好好地珍

惜时光，没有多学一点东西，没有多
一点磨砺。但一代又一代人就这么
在青春时放纵年华，直等阅历写上
额头，才有所警悟。

顾镜自怜，额头已现岁月的履
痕，在心中那棵生命之树上，是否也
多了一圈沧桑的年轮？忽然在想，
新旧的更替，其实在于心啊，心若不
老，时光当是永新。

生活总是越来越好的。新的时
光的到来，总是带给我们新的希
望。因为希望，我们才会一直走下
去，哪怕走过的人生再平淡无奇、再
艰辛困难。就像我从桌前站起推开
窗户，虽然已是日上中天，但阳光正
好，天地辽阔。

于是，将旧日子放置一隅。放
眼窗外，那轮新生活，正把我们未来
的日子照亮。

□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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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脚步又
走进了腊月，而近日
一则义安区钟鸣镇

“杀年猪”的视频，却
勾起了我儿时乡下
杀年猪习俗的记忆。

在我们铜陵农
村老家至今流传着
这样的谚语：老人盼

插田，小人（孩子）盼过年。每到
农历过大年之前，在铜陵农村都
有杀年猪的习俗。可以说，乡下
人家过大年，是一定要杀猪的。
众所周知，“家”字的下半部分是

“豕”字，而“豕”则是猪的意思，
对农民而言，有猪才能为家呀。
每到腊月，只要听到村庄上空不
断飘荡着杀猪时那一阵阵猪的
号叫声，我就和小伙伴们一起欢
呼雀跃，杀年猪啰，快过年啦！

曾记得，在上个世纪的六十
年代初，每年开春的时候，我和
母亲一道挑着柴禾到古镇大通
街上卖掉后，就从集市上挑回一
头十来斤重的小猪仔回家饲养，
打猪草的任务除了母亲，就落在
我的肩上。每天，母亲用打来的
猪草，有时用捡来的黄菜叶和着
米糠作为猪食，一日三餐地喂养
着。自从小猪仔来到我的家，一
有空，我就到猪圈里看它吃食，待
它吃饱后躺下，我就给它掏痒痒，
有时给它捉虱子，别看它是个畜
生，给它掏痒痒、捉虱子时，可能是
它感到舒坦极了，一动也不动……
就这样，一年三百来天，天天如
此，买回来的小猪仔便在猪圈里
哼哧哼哧地长大了，长肥了。

腊月刚过，小猪仔成了一头
大肥猪。母亲说，这头猪有两百
来斤，过年能杀了。于是乎，这
头两百来斤的年猪，便成了我们
家过年的重要物品组成，我们兄
弟三人的新衣裳都得靠卖了猪
肉后添置，过年的腊味也得靠杀
了这头年猪才得以晾晒，至于亲
朋好友来往的送礼物品，也还得
靠这头年猪的“奉献”。完全可
以这么说，这头年猪，几乎是承
载着我母亲一年极大的期待和
完美的理想。

在整个腊月里，最为吃香是
杀猪匠。我们村的杀猪匠是姓
方的父子俩，一进腊月，农户请
他父子俩杀年猪都要排着队。
我们生产队这一年杀年猪的不
下20户，安排了两天时间，由于
母亲打招呼比较早，姓方的父
子俩把我家安排在第一天的第
二家。

那年的腊月又特别冷，生产
队里的大人、孩子们都躺在被窝
里不愿早起的。可是我家要杀
年猪了，母亲和大哥只得早早地
起床。躺在温暖被窝里的小弟
和我也无法按捺内心的好奇，不
顾天寒地冻，也要起来凑个热
闹。只见母亲打开了家门，和大
哥一起把一切杀猪需要的物什
准备好，然后从墙角抱来一大堆
柴禾放到厨房，准备烧一大锅开

水备用。此时，灶间的火苗哔哔
啵啵地发出响声，偶尔还能听到
呼呼的火苗的声音，像是有人在
吹旺灶间的火。“灶间的火笑
了。”我对母亲说。母亲说，因为
今天是个好日子，灶间的火神都
笑了呢。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
只等着姓方的父子俩从第一家
杀完年猪后来到我家，杀年猪的
程序便进入了倒计时。

母亲在锅里烧好了一大锅
的开水后，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
计，依然洗涮着，忙碌着，她要给
姓方的父子俩和前来帮忙的乡
亲们准备“杀猪饭”呢。这样，年
猪杀好后，姓方的父子俩和前来
帮忙的乡亲们便能吃上一顿美
味的杀年猪大餐呢。我和小弟
更是不例外。每年的寒冬时节，
我和小弟翘首以盼的除了过年
的新衣裳，还有便是家里杀年猪
时能吃的“杀猪汤”大餐了。

姓方的父子俩力气真大，我
家养了三百多天，有二百多斤重
的猪，三下五除二的就被弄到杀
猪凳上，只听得一声凄厉的嘶
叫，这种可怕却痛苦的声音只哼
哼不过两三分钟，猪便完全不能
动弹了。于是，姓方的父子俩开
始了疱丁解猪的程序，而我的母
亲这边便开始了“杀猪饭”的另
一个环节。

在母亲准备的“杀猪饭”中，
猪血毫无疑问成了这次杀年猪
大餐的主角。热水煮沸成型的
猪血，很快便形成了豆腐模样的
猪血晃，母亲要做的是以猪血晃
为主要佐料的“杀猪汤”大餐
了。只见母亲把新鲜取下的里
脊肉切片，以及猪肝切好片用薯
粉拌匀放沸腾的开水中静置，再
往锅里加上猪血块、姜末，待煮
沸然后调味，起锅前撒上一大把
葱末点缀，一大锅清香四溢的

“杀猪汤”便做好了。
待猪肉处理得差不多了，

“杀猪饭”也就正式开始了。我
迫不及待要母亲用搪瓷碗盛上
满满的一碗米饭，再用一把大汤
勺舀上“杀猪汤”淋上，趁着这股
热乎劲，我大口大口吃着“杀猪
汤”浸泡着的白米饭，顿时感觉
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妥妥贴贴
的，舒服极啦。

我家堂屋里飘荡着“杀猪
汤”的香味，空气中夹杂着乡亲
们开朗愉快的笑声，过年的大幕
就在杀年猪的热闹声中拉开了
序幕。我也感觉到大年真得要
来了。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
一幕幕似乎还是那样的熟悉，可
一切都无法回头。记忆里的杀
年猪，品尝真正的“杀猪汤”大
餐，已随着 50 多年前我参军入
伍，母亲饲养的最后一头年猪，
成为我家养年猪历史的终结，留
下的只有浓浓的思念和刻骨的
乡愁。

我怀念杀年猪，儿时最美的
乡愁。

□詹敬鹏

杀年猪，儿时最美的乡愁

直到午休时，我还能隐隐约约
嗅到一股来自衣服上的香水气味，
我有些无可奈何，不知该怎样让它
们消失，更担心同事们笑话——毕
竟自己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又是
个男人，怎么能在身上弄点香水点
缀呢？我将办公室的门窗全部打
开，让冷风从我身上吹过，期望将身
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吹干净。而那香
水依旧若有若无地飘出来，就像躲
藏在身子的某一个地方。

对于这种浓烈得熏人的香水
味，我并不喜欢，而它真如狗皮膏药
一般，遇上了谁就黏上了。

早晨上班时，我坐在进矿的通
勤车靠窗的位置，埋头看着手中的
书，这已经是多年的习惯。车子开
了没多久，到了一个新的停车点停
车后，又上来了许多的工友，我继续
埋头在自己的书里没有抬头。

一股浓得让人不得不抬头的香
水味，涌入我的鼻腔里。我将眼睛
从书上移开，扭头一看，一个二十多
岁的小伙坐到我身旁的座位上。我
的眉头不禁一皱，却也很是无奈。
我并不认识这个小伙，便有些奇怪，
矿山的人虽然多达上千，纵然不认
识，面熟还是有的。可是这个小伙
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带着有些奇怪又有些难受的
心情问小伙是不是本单位人，小伙
倒也礼貌，告诉我是驻本矿的外协
单位员工。按理我也是大致认识
的，可这小伙我看着挺面生。小伙
似是看出了我的疑惑，又告诉我，他
上班没有多久。我点点头，闭上了
眼睛，已无心思再看书了，期望着车
子早一点到达矿里。

可是，香水的气味如滚滚的浪
涌要将我淹没，我如在这浪涛中挣
扎的落水者。我拼命地抵御着来自
小伙身上散发出的香水气味，然而，
越是抵御心情越糟糕。我赶紧将头
扭向窗外，看着闪过的熟悉得不能
再熟悉的路旁景致，分散着自己的
注意力。

渐渐地，那香水气味似乎淡了，
我皱着的眉头也松散了些，便低头
重新看起书来。看了一会书，眼睛
有些累，便闭上眼睛，让眼睛得到休
息。仅仅没一会，香水的气息又再

次向我袭来，我像战士一样努力以
毅力抵御着，并不停地告诫自己：无
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人家在自己身
上喷洒香水是他们的权利，我没有
理由厌恶和不快。甚至我告诫自
己，不要古板，要有接纳的心态，否
则就会落伍，要用心去感受香水带
来的舒怡……

我就这么规劝着自己，让自己
本来变得糟糕的心情尽可能地好起
来。或许这样的调整心态是起一点
作用的，慢慢地，我便不再对那浓烈
的香水气味抵触了，再睁开眼睛时，
对身边的小伙产生了想要审视一番
的冲动，我转过脸用目光打量这个
小伙。

小伙正低着头闭着眼睛，似乎
在车辆的晃动中睡着了，偶尔还能
听得到两声细微的鼾声。小伙长
得应该说比较帅气，自然卷曲的头
发，长方形的脸，鼻梁挺直五官端
正，一件时尚的夹克，很清秀的样
子，应该是个毕业不久来矿上班的
大学生。我嘘了一口气——难怪
呢 ，这 样 的 相 貌 ，总 是 讨 人 喜 欢
的 。 说 不 定 正 有 女 孩 在 追 求 他
呢。将自己捯饬得更讨女孩喜欢，
可不得喷点香水？！我为小伙找到
了喷洒香水的理由——不免又觉得
自己有些可笑。

男孩猛然间睁开眼睛，似乎发
现我正在注视着他，有些羞涩地一
笑，我掩饰着自己，皱一皱眉头，将
脸扭过去。男孩坐直身子，将头扭
过来看着我，依然保持着害羞的表
情，低声道：“叔叔！是不是我身上
的香水味太浓让你不习惯？”

“没……啊，有点是。”我含糊其
辞地回答，反倒有些尴尬了。“实在
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男孩向我
解释道，他奶奶正在住院，这两天休
假换回照顾奶奶的父亲，今早从医
院回来又匆匆要赶去上班，妈妈说
他身上全是医院里消毒水的气味，
便给他喷了几滴香水。小伙有些不
好意思地说：“叔叔！我知你不喜欢
这个气味，其实，我也是。”

“哦——”我抬起头，注视着这
个小伙，从小伙的目光里，我看得出
来他说的无疑是实话，不由地点点
头，由衷地道：“我喜欢！”

□杨勤华

香水(小小说 )

穿过一座小桥，一个美丽的村落站在
眼前，古韵新潮，玲珑别致。它的名字叫
江村。

江村坐落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的山
脚下，距今约七百多年的历史。村落坐南
朝北，村前，一条小河绕村而过，经年流淌
不息。周边有三口水塘和一座水库，既能
灌溉、防火，又能方便村民饮用水，更为这
个古老的村落增添了几分灵气。村后是三
座小山，江村的先辈们根据各个山峰的形
状，将它们分别称作大象山、狮子山、鲤鱼
山。这里流传着：村前卧龙看门护院，村后
大象、狮子守卫村庄，中间鲤鱼“跳龙门”。

村里的居民大都姓江，家族历史源远
流长。相传江村江氏属山东南兰陵萧氏萧
衍后裔，在唐朝时姓萧。唐末黄巢起义时，
乱军对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罢免或斩
杀。唐朝柱国将军萧祯兵败被追杀到长江
北岸，乱军赶上并围住他，问其姓氏名谁，
无路可逃的萧祯便手指长江。乱军以为他
们姓江，就放过了他们。萧祯过江后，就隐
居在黄墩山中，因长江助其侥幸脱险，萧祯
从此改姓江，成为“兰陵江氏之祖”。踏进
村里，古建筑依稀，飞檐翘角，徽派淋漓。
新式楼房，高大气势，光辉夺目。文化墙，
丰富多彩，图文并茂，内涵典雅，正气激
扬。午后，暖阳高照，小巷徜徉，青石板跌
宕，水泥路流畅。

漫步在江村，仿佛阅览着一部古老
的历史，又如吟一首新诗。青石、木屋、
黛瓦……浓郁的古老乡村气息扑面而

来。这些“旧物”在
时光的打磨中变得
极具温润感，给人带
来一种慢时光的安
宁。屏住呼吸，凝神
侧耳，鸡鸣婉约，人
语轻柔。有“不敢高

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意境。文化大舞台，
宽敞大气，透出一方文化的时代气息，紧贴
这个大舞台的是“萧江宗祠”祠堂，墙壁上，
文人挥毫泼墨，激扬文字，图片隽永，奔腾
豪迈。给人联想，文人辈出，翰墨飘香。

走在村子里，菊香扑鼻。村中有很多
家庭主妇们就着暖阳，坐在院内，专注地切
萝卜、白菜，有节奏的声响点亮生活的芬
芳，闭目嗅一下，晒着的被子散发阳光的味
道，干肉、干鱼、干鸭子，香气浓郁。三五成
群的居民，谈笑风生，款款闲情。在一个宽
大的院子里，一位老大爷与一位老奶奶开
心地聊着，老大爷问：“你本月的养老金打
卡了不？”老奶奶说不用她操心了，儿子给
办呢，再说她与儿媳们生活在一起，生活都
是儿媳们照顾，儿子说养老金都存起来，她
爱怎么花随便。说完老奶奶与老大爷都眉
开眼笑，老大爷急忙说他的孩子们也很孝
顺，但总感觉每次领养老金，心里很暖，感
觉日子越过越有劲。此时阳光照得院子里
金光闪闪，两位老人的脸上，几朵菊花绽
放，花瓣舒展温润。

古巷中的青石板温婉透亮，两侧的建
筑朴实雅致。仔细看，灰砖砌成的墙壁上
有一个个手印，清晰生动，错落有致，凹凸
曼妙，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手印墙。据说，江
发旺的祖先拆旧房做新屋时，发现有手印
的开砖，经历几百年的风雨沧桑，掉在地上
破碎极少，如获至宝，就继续使用，另砌两
方墙。房子做好后，偶然发现，手印砖砌上
墙后，形成自然的一道风景，美观奇特，不
用粉刷。有传说，手印砖是江村古代窑工
制作砖坯时留下的印记，也成为与众不同
的优质品牌。江村手印墙之多，面积之大，
也是皖南徽派建筑中的奇葩。

手印墙、江烺故居、江材故居、百年牡
丹……再读江村，美好乡村的崭新风貌，让
古村锦上添花。

□郑 怡

走进江村

湖畔雪后湖畔雪后 盛利者盛利者 摄摄


